
践行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
在此不妨让我们从郑振铎为公

家购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
书的经过，来了解一下郑振铎践行
这一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之一斑。因
手头拮据，囊中羞涩，郑振铎最后是
用公家的钱为公家购下这部《脉望馆
抄校本古今杂剧》（以下简称《杂剧》）
的。这部《杂剧》是明代赵琦美抄校
本，其重要性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
郑振铎在完成于 !"#$年 !$月 !%日
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
中写道，根据他的研究，他相信应该
有存世的珍贵元明古今杂剧尚未被
发现。后来他看到北平图书馆月刊上
丁芝孙的一篇跋文，果然从中发现相
关线索，郑说当时“我惊喜得发狂！我
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
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
于这些剧本之后”。郑振铎好不容易
打听到与此书相涉的丁氏、赵氏的联
系方式，不料丁氏却已作古，赵氏也
在“八一三”战火中罹难。丁、赵家人
也不知此书究竟。就在郑振铎大感失
望之际，他无意中从来青阁书庄杨寿
祺先生那里获悉，有人在苏州发现有
这些剧本，持有者分别为唐姓、孙姓
二人。郑立刻联系杨，请他代为购置。
据杨寿祺当时反馈的估价，在唐、孙
二人那里各花上 !&$$元一共 '$$$

元，即可购全整部书。之后的经过，郑
振铎后来这样写道：“隔了几天，杨君
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首
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
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
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
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

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
《杂剧》一书有了眉目，接下来

就是钱的问题。为此，郑振铎联系了
北平图书馆，后者也欣然表示乐意
购置。不料购书款刚有了着落，事情
却陡起变化：杨君告诉郑振铎，唐君
的半部《杂剧》已谈得差不多时，却
被孙伯渊捷足先登购下。现在全本
《杂剧》已都在孙手中，孙持此书“待
价而沽”，表示“非万金不谈”。郑振
铎听后说：“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
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
值来估计呢！”话是这么说，可是一
万元对北平图书馆来说也不是小数
目，他们只能无奈表示：“书价如此
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
这一来却急坏了郑振铎，“我一

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
报到教育部去”。最后终于得到当时
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同意购置。
最后郑振铎亲自和孙伯渊谈妥以
"$$$元成交。不过让郑振铎抓狂的
是，陈立夫同意拨给的款项一时无
法到账，暂时必须由郑振铎设法垫
付，“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
不可”。郑只得先答应孙。之后他往
教育部“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
来，还是遥遥无期。离约定的日子只
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
好好地睡得安稳”。最后还是向人告
贷才缓解了此燃眉之急，从而将《杂
剧》珍本书完整地购下。郑振铎事后
自况：“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
攻下了一座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
还要得意！”这也难怪，《杂剧》里有
()(本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几
百年的孤本。元代人所写就有 ("

种。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

过。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
这部多年来已被众多藏书家普遍认
为佚亡的书的突然发现，“不仅在中
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
不仅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
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传
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
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
可惊人的整批资料的加入。这发现，
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
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发现”。
还值得一提的是，《杂剧》的出

现比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要早 *+$多
年。现代作家叶灵凤在《版画图籍的
搜集功臣———悼郑振铎先生》一文
中写道：“抗战期间，他（郑振铎）仍
留在沦陷了的上海工作，隐名改姓，
进行抢购流落到市上的公私藏书，
他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收获极大，
为国家保存了不少文化财宝，尤其
是发现脉望馆旧藏的元明杂剧二百
多种，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盛事，因
为这一批经过名家抄校的元明戏
剧，许多年以来久已被藏书家认为
已经佚亡，现在竟由于他的努力，又
被发现而且归之国家了。”而可以印
证我在本文前篇即提及的郑振铎爱
书“境界”的，是他所说的下面这番
话：“这‘书’（指《杂剧》。引者注）是
‘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
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
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
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
是无穷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
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
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
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实事求
是地说，在战争时期的上海搜集、收

购中国珍贵古籍文献，以郑振铎的
能力，一般人还真难与他竞争。
当然也有例外，而且这种例外

还让郑振铎感到格外焦虑。因为此
时和他在上海“竞争”搜集、收购中国
珍贵古籍文献的，不只是那些书商和
藏书家，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
人、美国人，以及汉奸。其中有日本人
还想方设法让郑振铎在这方面为他
们“工作”。郑振铎妻子高君箴在《“孤
岛”时期的郑振铎》一文中提到，曾有
一个落水的“朋友”上门，替主管文化
工作的日本特务清水做说客，说清水
非常“敬佩”郑振铎，还送上一张大额
支票，当即被郑振铎赶了出去，支票
也被他当场撕碎。当时为家人安全
计，郑振铎独自在外租屋住。高君
箴回忆有一次她去看望租住在外
的丈夫，郑振铎兴奋地指着屋里一
堆书告诉她，“这一堆（书）是从纸
商的熔炉边抢救出来的；而那几部
（书），如不赶紧买，就有被投机者
盗卖到域外去的危险……”还有一
次，当留着长发，身穿青布长衫的
郑振铎正在中国书店翻找书籍时，
恰遇一个自称清水的日本特务在向
伙计打听郑振铎最近是不是来过。
认识郑的伙计们当即回答，郑先生
好久没来了。这件事也为现代著名
作家师陀所证实。师陀在《怀念“老
郑”》一文中写道：
日本人是知道他!郑振铎"在上

海的#也深知他爱逛旧书店$有一天

他正站在旧书店里看书# 一个日本

人从外面闯进来#假装买书#问店里

的伙计郑振铎是不是经常来$ 上海

所有的旧书店#上自老板下至伙计#

当然全认识这位老顾主$ 那伙计大

约估计到赖是不行的# 为着掩护这

位老顾主# 却回答说%&他长远不来

了$ '本人又问他住的地方$伙计又

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一般卖线

装古书的旧书店#店面只有一间#而

且是老式房子狭窄得很$ &老郑'就

站旁边$他极镇静#直到那个日本人

问不出所以# 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

然而去#自己才若无其事地走开$

自上海陷入日寇魔掌后，郑振
铎也在暨南大学结束了他的“最后
一课”。之后他就留在上海这个危险
的敌占区，在日、美各色人等抢购我
国地方志和善本古籍之际，虎口夺
书，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抢救珍贵
古籍文献之中。他的心愿就是“书籍
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
楚得耳”。唐弢说：“上海沦陷以后，
日本人千方百计，掠取我国珍本古
籍，席卷以去，西谛（郑振铎）痛惜这
些书籍将流散域外，运用上层爱国
人士的经济力量，高价吸引书贾，取
得了优先选购权，这方面的争夺战
是非常激烈的。”
郑振铎曾不无感慨地说道：“余

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
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
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郑
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曾在一次演讲
中说到，保存下来的郑振铎 ,")$年
,月 &日日记记载，那天郑振铎得
到消息，敌伪要绑架他，因为他的名
声较大。他在敌人的机关当中，像法
院、巡捕房这些地方，有一些朋友，
就得到了消息，于是躲到外面。他那
天在外面躲的时候遇到同事周予
同，他同周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
之力，但是却有一团浩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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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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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感到事态严重了

胡蓝又遇麻烦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有一个雨天，她第一个隆胸的病人筱妙苗提
着大包小包，一边兴致勃勃地和朋友马姗萌
打电话，说买到好多便宜货，一边急匆匆赶
路，一不小心绊了一跤，重重摔在地上，起来
一摸，发现不妙，原来隆好的胸被挤压破了，
她懊恼不已。

第二天早上，胡蓝在电脑前修改
病史，正准备去手术室给病人手术，
护士刘呈茵急急忙忙走过来告诉她：
“胡医生，胡医生，你快出去看看，有
人投诉你。”胡蓝很奇怪，问：“谁？”刘
呈茵说：“就是那个筱妙苗。”胡蓝更
加纳闷了，问：“她怎么啦？”

刘呈茵说：“她告你给她隆胸时
用的是伪劣产品。”胡蓝气愤道：“什
么？我给她用伪劣产品？”刘呈茵也
说：“是呀，莫名其妙，你去看看。”

在门诊大厅，筱妙苗当众指着胡
蓝：“她给我用的是伪劣产品。”马姗
萌气势汹汹质问胡蓝：“你是不是拿
了不少回扣？”胡蓝反问她：“你凭什
么这么说？”马姗萌：“你如果不把医疗费退出
来，我马上到卫生局告发你。”
胡蓝语气坚定：“我站得正，怕谁啊！”
马姗萌：“口气蛮硬的嘛。”胡蓝：“请你把

手拿开。”马姗萌：“我指着你鼻子又怎样？”
胡蓝说：“我再次请你把手拿开。”马姗萌

的手不但不拿开，反而一巴掌落在胡蓝脸上。
胡蓝一把抓住马姗萌：“你为什么打人？”
“你们住手。”这时候，科室王主任带领保

安赶来了，“有话可以到医务处去说。”
他们一群人闹到医务处，筱妙苗还没

有坐稳就指着胡蓝：“就是她给我用的伪劣
产品。”
医务处长反问：“你凭什么说她给你用的

是伪劣产品？”马姗萌说：“那你凭什么说她用
的不是伪劣产品？”医务处长：“很简单，我们
医院给每位病人用的填充物都有记录，表明
产品来自哪家公司，什么时候出厂，医生什么
时候用。”
马姗萌：“这只是你一面之词，你把这些

证据拿出来。”医务处长说：“没问题，现在就
给你们查看。”说完翻开病史记录。

马姗萌随即翻阅几页，自知理亏：“好了，
我们暂且不追究了。走吧。”岂料，胡蓝发话：
“慢，既然已经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我非常想
了解这填充物爆裂的原因。”
筱妙苗连忙说道：“算了，不谈了。”医务

处长插话：“可以，但还有一件事必须谈清
楚。”筱妙苗有点迷惑：“什么事？”医务处长
说：“打我们医务人员的事。”马姗萌连忙说：

“这只是一时冲动，不好意思。”医务
处长站起身来说：“我们也不好意思
了，我们准备报警了。”

筱妙苗感到事态严重了，说：
“这件事不要搞得这么大好吗？其
实，我非常仰慕这位医生，她这么漂
亮，这么敬业，我很敬仰她，我道歉，
这事就到此为止好吗？”
筱妙苗转身对胡蓝说：“姑娘，不

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胡
蓝说：“算啦。”起身离开了。

周五，等到科室交班一结束，王
主任就把胡蓝叫到办公室，向她敞开
心扉，他说：“在我们这个业界，三流
的整容医生是整美丽，二流的整容

医生是整伤疤，一流的整容医生是整年龄
的。你来我科室报到的第一天，我就有一种
预感，你将来一定会远远超过我，成为我们科
室能整年龄的一流整容医生，所以，我对你的
基本功抓得很紧，对你很放手，尽可能让你独
立去锻炼，独立去完成高难度手术。你所做
的一切也印证了我的期望，每个手术都完
成得很完美。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科室
所有的同志都对你赞不绝口，你是我们科
室未来的希望。”

经过一段调整，胡蓝精神渐渐恢复，同
事们又经常能看到她的笑容。她的医术也不
断提高，黄金分割整容术运用得越来越成
熟，病人纷至沓来。她的知名度在业界变得
响当当了。

为了更快让胡蓝掌握国际先进整容医
术，院部派胡蓝去韩国进修。临行这一天，柳
莺送胡蓝到国际机场，分别时握住胡蓝的手，
鼓励她：“你这次去韩国进修，好好学，学成归
国后，我们好好干。”胡蓝说：“一定。”柳莺叮
嘱她：“有空的话，给我打电话，我们会惦记着
你。”胡蓝点了点头说：“我也会惦记你们。”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 ! ! ! ! ! ! ! ! ! #"给他们施行了"暴晒#

“揍他，狠狠地揍他。”日本士兵叽里呱啦
的一顿乱叫，上前一阵拳打脚踢，又将这个战
俘的头发揪起，按住他的脑袋用水龙头猛冲，
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一脚踢开。有一次，战俘
们趴在河边喝又脏又臭的河水时，日本兵不
耐烦朝他们开枪了。子弹响后，几十个人全都
倒在河里，再也爬不起来。这其中就有温赖特
第一军的副参谋长尤登勃格中校。
行军继续。艾伦想出一个办法，行进到水

井或者水牛打滚坑的水的时候，他箭一般地
飞跑出去，搞到一点水以后，趁着还没有人拥
挤上来，迅速离开。要不然，太多人集聚到井
边的时候，日本兵就会向他们开枪。

日本兵不断催促战俘们快走，然而，这些
精疲力竭的官兵似乎举步维艰了，队伍变得七
零八落。日本兵用枪托打，用刺刀挑也无济于
事，不断有人掉队，不断有人倒在尘土里。有的
日本士兵发现用枪托也赶不起来的这些人，干
脆举起刺刀捅下去，结束了他们的性命。
即使这样，河根将军押送战俘的计划也

难以按期实施。执行第一阶段任务的高津大
佐向河根汇报，由于战俘大大超过原计划的
人数，再加上饥饿、疾病的折磨，这批战俘根
本无法如期送往巴兰加。最麻烦的是，如此之
多的战俘，就连食物和饮水都一时无法解决。
河根很恼火，催促高津加快行动。高津也

如法炮制，把恼火发泄在押解士兵的头上。这
样一来战俘们就更加倒霉了。
“我的身体像被搅碎的葡萄，眼睛充血，

好像可以燃烧的稻草。”
“慢吞吞、机械地挪动着，目光呆滞地笔

直向前，只听见我们脚下的卵石嘎吱嘎吱地
响，生病的人不断地在咳嗽。”艾伦回忆说。
第三天，艾伦遇到自己的两个朋友，他们

都来自于他的部队，在美国时就是好朋友。一
位叫亚历山大，患上了疟疾，身体非常虚弱。
另一个朋友汤姆森·雷伊一直搀扶着他。
艾伦在汤姆森的背包里发现了绿洲。原

来汤姆森还有一些饼干和糖。

艾伦问他：“雷伊，你的饼
干和糖我们能不能吃一点？”
雷伊坚决地说：“不，伙计，我要
把它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
用。”艾伦一脸悲伤地说：“我真

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会比现在困难。”
刚走了不到两英里，日军给他们施行了

“暴晒”。这是日军非常残酷的刑罚之一。
菲律宾 ) 月份的午间温度近四十摄氏

度，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暴晒对
于缺水已久的战俘们来说，只会加速死亡的
步伐。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了人的皮肤，长时间
反复地暴晒令许多战俘患上了皮肤癌，以至
于战后他们还要忍受暴晒带给他们的摧残和
煎熬。“这就是暴晒的后果。”艾伦指着他脸上
和手臂上的斑斑点点说。艾伦因为战俘的经
历，影响了身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不得不从学
校提前退休。罗伯特·罗森达尔在 ,"%&年下
嘴唇得了皮肤癌。
许多患病的战俘倒在地上再也没能站起

来。伯尼·史密斯，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将步兄
弟的后尘。他虚弱地对萨德勒说：“萨德勒，我
要去见上帝了。”“上帝，求求你不要这样对
我。”史密斯家的三个男人已经死了两个，而
且都是自己亲手送走了他们，眼前发生的一
切，使得萨德勒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萨德勒要为伯尼举行一个仪式，但被日本

兵狠狠地毒打了一顿。萨德勒只有亲手为他挖
掘坟墓。“上帝保佑你，我的兄弟。”艾伦也失去
了自己的一位战友，他只能把尸体埋进坑里，
没有墓碑、没有名字。他自己在心里默默祈祷：
“上帝保佑你的灵魂进入天堂，阿门！”

艾伦看到在路旁的另一端，日本人在强
迫两个菲律宾士兵活埋一个美军上尉。这个
上尉被扔进沟里，从昏迷中醒过来，伸出双手
拼命扒住沟沿，企图爬到公路上。日本人用铁
锹砸他的手，使他又滑进沟里，两个菲律宾士
兵因拒绝往上尉身上埋土，当场被日本人捅
死一个。另一个人保全了性命，却也必须痛苦
而麻木地铲土活埋上尉。
行军第五天，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对

五天来差不多没有分到食物和饮水的战俘们
来说，是天大的喜悦，是上帝的眷顾。
大雨使战俘们得到暂时的解脱，日本人

忙着找地方避雨，放松了对战俘的管制。


